
# 前言｜鏈上的第一聲槍響

### 1. 崩塌的舊世界

> **「歷史上每一次秩序的交替，都是從聽不到聲音的崩塌開始。」**

>

我們正活在一個「看似正常、實則瘋狂」的時代。

你每天早上醒來，照常打開銀行 App，看著戶口裡面的數字，以為那就是你的財富。但你有沒有想過，那些數字其實只是一張**隨時可以被政府「超發」、「被凍結」、甚至被重置的「借據」**？

傳統金融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幾十年前就曾警告過：**「如果我們不能從政府手中奪回對貨幣的控制權，人類將永遠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

長久以來，我們將「貨幣」與「國家」畫上等號。我們習慣了法幣的貶值，習慣了銀行的傲慢，習慣了每一次金融海嘯之後，由底層普通人來為政策，銀行家或者上層的貪婪去買單。我們以為這套遊戲規則是永恆不變的。

但對不起，舊世界的影響力和底座，已經開始出現了裂縫。

### 2. 鏈上的第一聲槍響

網際網路界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

「風口來的時候，豬都會飛；但當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誰在裸泳。」**

二〇〇八年，當雷曼兄弟倒閉、全球金融海嘯爆發的那一個深夜，一個叫「中本聰」的匿名極客，在網絡的暗角悄悄上傳了比特幣白皮書。那不是一次簡單的技術更新，那是**鏈上的第一聲槍響**。

這聲槍響，宣告了一個「新物種的誕生」。比特幣 Bitcoin 它點燃了去中心化的火苗，而到了今天，這團火苗已經演變成一場足以席捲全球的新型「金融海嘯」。

這就是我決定寫這本書的原因。

這不單止是一本講區塊鏈或者虛擬貨幣的教科書！**這本書可能是你下一階段的人生，面對這個「新型金融海嘯」，準備的一份「生還者指南」。**

我想告訴你，我們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財富與權力大轉移」**。貨幣的定義，正在被重新寫入代碼。

為什麼？

原本由銀行、國家、法幣牢牢壟斷的終極權力，正在以不可逆轉的速度，瘋狂流向公鏈、流向穩定幣、甚至流向 AI 的手裡。

### 3. 全新秩序的降臨

正如著名矽谷風投大師、網景創始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那句震撼科技界的預言：**「軟件正在吞噬世界。」（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如今，這句話要加上後半句：**「而區塊鏈與 AI，正在吞噬貨幣。」**

這場革命的速度，遠比所有人想像的還要快：

* **公鏈成了新大陸**：不受任何人控制的代碼，取代了鋼筋水泥的中央銀行的總部。

* **穩定幣成了新血液**：數以千億計的「鏈上美元」，正在像影子一樣無孔不入地侵蝕著傳統國家，政府法幣的疆界。

* **AI 智能代理成了新玩家**：未來在鏈上做決策、執行交易、賺取財富的，可能根本不是人類，而是二十四小時不睡覺的 AI Agent。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新金融權力核心不再是穿西裝、坐在香港中環或者紐約華爾街金融辦公室的傳統銀行家，而是由代碼、流動性池和去中心化治理構成的**「新秩序」**。

### 4. 站在風暴中心的你

互聯網上有一句很扎心的話：**「時代拋棄你的時候，連一聲再見都不會說。」**

面對這場海嘯，你只有兩個選擇：

一是繼續留在原地，抱著每天都在縮水的傳統法幣，假裝新世界不存在，直到被時代的巨浪捲走，完全吞噬為止；

二是跟著我這本書，一起穿過重重障礙、撥開迷霧。看清事實，明白鏈上世界的底層邏輯，最終成為「新秩序」的早期紅利獲取者。

這本書，是整個《鏈上貨幣之戰》系列的開端。我會帶你由一個普通人：名字叫阿信的日常生活體驗作為切入，一步步拆解美元霸權如何走向鏈上、隱私與監管的終極拉扯、AI 如何擁有自己的錢包，直至推演到那場必定會到來的「黑天鵝」終局之戰。

大家留意：

**子彈已經出膛。舊體制正在漸漸失去主主導，甚至可能瓦解，然而，新世界正在鏈上重建。**光明會內部的金句：舊體制漸失主導，甚至瓦解之際，比特幣正以 Novus Ordo Seclorum（New Order of the Ages）之姿，在鏈上重建新世界。

你，準備好聽這第一聲槍響了嗎？


第 1 章 當貨幣上鏈的那一天

清晨六點四十，阿信醒咗。佢第一件事唔係睇時間，而係攞起手機，開錢包。

昨晚佢轉咗一筆穩定幣出去，今朝一睇，已經過數。冇銀行櫃台，冇職員，冇工作天，幾個按鈕，錢就咁走咗。對一個普通人嚟講，呢件事似乎唔算大；但如果你知道呢筆錢係經鏈上完成，就會明白，變化已經開始。

阿信望住交易紀錄，地址、時間、雜湊值、狀態，全部都清清楚楚。呢筆轉帳唔需要任何人蓋印，唔需要等對方銀行批核，亦唔需要等到下一個工作天。佢突然有種好直接嘅感覺：以前，錢係經銀行流動；而家，錢開始喺鏈上流動。

佢以前一直以為，呢啲只係幣圈人講嘅口號。直到自己親手試過一次，先知呢句說話唔係比喻，而係現實。

手機震咗一下，市場群組有新消息。有人討論一個穩定幣地址受到限制，有人話係正常合規，有人話呢個先係鏈上世界真正嘅問題：你以為自己擺脫咗銀行，但原來只係換咗另一種控制方式。

阿信即刻明白，鏈上世界唔係完全自由，亦唔係完全失控。佢只係將權力換咗位置。

傳統銀行可以凍結戶口，穩定幣發行方一樣可以限制地址。以前係銀行大樓入面嘅人控制資金流動，依家可能係協議、風控系統同發行方程式碼控制。表面上，資產已經上鏈；實際上，控制從來冇真正消失，只係由舊機構搬去新系統。

阿信沖咗杯咖啡，坐喺書桌前繼續睇新聞。有人話穩定幣可以提升跨境支付效率，有人話企業用鏈上結算可以減低成本，有人警告如果私人發行嘅鏈上美元愈來愈強，法幣主權就會慢慢被侵蝕。以前阿信見到呢啲新聞，多數睇完就算；但今朝唔同。因為佢已經真真正正用過一次鏈上錢，知道呢啲唔係抽象概念，而係會落到現實層面。

佢開始諗，如果錢可以咁快、咁自由、咁全球化咁轉移，咁真正受影響嘅唔只係投資者，而係整個金融秩序。銀行要重新定位，監管要重新設計，企業要重新安排結算方式，普通人都要重新學識點樣保管資產。

最重要嘅係，所有人都要重新諗一個問題：到底邊個先有權定義錢？

出門之前，阿信經過一間銀行。玻璃門、櫃位、保安、宣傳版面，一切都好熟悉。呢種畫面佢由細見到大，已經習慣到唔覺有問題。但今次經過嗰陣，佢突然覺得有少少唔同。

如果將來大部分交易都唔再經傳統銀行，呢啲大樓仲代表咩？

係入口？係保管？係監管接口？定只係舊世界未退場之前，最後一層外殼？

阿信未有答案，但佢開始知道，自己今早嗰筆轉帳唔只係一次支付，而係一次見證。佢見到貨幣由銀行戶口走向錢包，由中心化系統走向鏈上世界，由人手批核走向自動執行。

中午，佢同大學同學家輝食飯。

阿信一開口就問：「你話，鏈上世界係咪真係自由？」

家輝夾咗一塊叉燒，答得好快：「自由唔係冇控制，係你知唔知邊度有控制。」

阿信望住佢。

家輝續道：「你而家用緊穩定幣，覺得方便。你以為自己拎返主權，但其實你只係由銀行戶口轉去另一套系統。問題唔係有冇控制，問題係邊個控制、點樣控制、控制到幾多。」

「即係話，鏈上唔係解放？」

「鏈上係工具，唔係神話。」家輝講，「佢可以令錢流得更快，亦可以令權力轉移得更快。你見到嘅去中心化，只係一部分。實際上，交易所、發行方、流動性提供者、監管機構，全部都喺度爭緊話語權。」

阿信聽到呢度，終於開始將幾件事連埋一齊。

穩定幣唔只係交易媒介，佢係鏈上美元嘅載體。

鏈上美元唔只係方便，佢係一種新嘅貨幣影響力。

而影響力一旦擴大，就唔再只係加密世界嘅事，而會變成國家級問題。

家輝再補一句：「你睇落係用緊幣，其實係進入緊一場貨幣戰爭。」

呢句說話，阿信記得好清楚。

下午返工，阿信照樣做報表、開會、收 Email。表面上，世界冇變。公司照樣運作，地鐵照樣擠，人流照樣急。但阿信知道，有啲嘢已經唔同咗。

佢腦海入面一直盤旋住一個問題：如果穩定幣可以改變支付方式，咁再下一步呢？如果鏈上美元可以擴大影響力，咁美元霸權會唔會換一種形式繼續存在？如果 AI 之後都可以持有錢包、做決策、自己交易，咁貨幣世界係咪仲只屬於人類？

問題愈諗愈多，但佢知道，自己已經踏入咗門口。

夜晚返屋企，阿信再打開錢包，睇返今日嗰筆轉帳。交易已完成，記錄仍然喺度，清清楚楚，無法抹走。佢突然明白，今朝嗰一刻唔只係佢轉咗一筆錢，而係貨幣世界轉咗方向。

錢開始上鏈，並唔代表世界突然變好。相反，佢代表新一輪權力重組正式開始。

而真正大嘅問題，唔係錢會唔會上鏈。

而係上鏈之後，邊個會掌權。


第 2 章 美元霸權到鏈上美元

阿信開始留意到，最近身邊愈來愈多人講穩定幣。

不是因為佢特別研究得深，而係因為佢發現，平時用開嘅支付、轉帳、結算，慢慢都開始同穩定幣扯上關係。以往大家講加密貨幣，通常都係講比特幣升咗幾多、以太坊又跌咗幾多；但而家唔同，最多人用、最多人討論嘅，反而係嗰啲盯住美元嘅穩定幣。

阿信本來以為，呢啲只係幣圈入面嘅小圈子話題。直到有一日，佢見到公司附近一間做跨境生意嘅同事，喺茶餐廳隨口講咗句：而家收款都開始試用穩定幣，快好多。

講者只係隨口一提，冇刻意解釋。

但阿信聽完之後，心入面停咗一停。

因為如果連做生意都開始講穩定幣，咁呢件事就唔再係炒幣咁簡單。佢突然意識到，呢種錢唔係淨係俾投資者用，而係慢慢變成一種新嘅日常工具。

返到公司，佢又見到另一個現象。啲群組入面，有人貼出鏈上轉帳記錄，有人話跨境出糧快咗，有人話做結算時唔使再等銀行工作天。大家講得好平常，好似只係換咗一種更方便嘅方法。但阿信愈聽愈覺得，背後一定唔止咁簡單。

有個同事睇住新聞，輕輕講咗句：

「而家啲科技公司成日話，軟件正在吞噬世界。」

佢講完就收聲，冇再補充。

阿信當時冇即刻接到落去，但呢句說話喺佢腦入面停咗好耐。以前佢覺得，軟件吞噬世界，最多只係指電商、社交媒體、手機支付。直到而家，佢開始覺得，可能連錢本身都會被吞噬。唔係消失，而係換咗一種形式，變成可以喺鏈上流動、可以即時轉移、可以全球使用嘅數位貨幣。

呢個轉變，表面上睇落係技術進步。

實際上，係美元嘅影響力開始搬屋。

以前美元嘅力量，係靠銀行體系、國債市場、國際貿易同各種金融基建去傳遞。你要用美元，通常要經過銀行、支付網絡、電匯系統，甚至要受地區同制度限制。成個系統慢、厚重、而且層層有門檻。

但當美元變成穩定幣，情況就唔同。

美元唔再只係紙幣、戶口數字、或者央行政策；佢開始變成一種可以直接放入錢包、喺公鏈上即時轉送、喺全球任何地方流通嘅新形式。

阿信未必識講咩貨幣主權、國際金融秩序、美元霸權嗰啲大詞。

但佢睇得出一件事：而家大家用嘅，唔係單純一種方便工具，而係一套新秩序。

午飯時間，阿信再問家輝。

「你話，點解咁多人而家都用穩定幣？」阿信問。

家輝冇即刻答，只係望住張單，諗咗一陣先講：

「因為快。因為平。因為唔使等銀行。」

阿信點點頭。

家輝再講：「但真正重要嘅唔係快唔快，而係佢背後跟住咩。大部分穩定幣都盯住美元，等於你用緊一種新貨幣，但錨定嘅仍然係舊世界最強勢嗰套權力。」

阿信聽到呢句，終於開始有少少明。

即係話，鏈上世界睇落好似好新，好似好自由，但實際上，美元只係換咗一個更快、更全球化、更難阻擋嘅出口。

以前美元係喺銀行同金融市場入面發揮力量，依家美元可以透過穩定幣直接進入日常交易、跨境結算、交易所買賣，甚至連細額支付都可以用得上。

咁樣一來，美元影響力就唔再只係國家之間嘅大事，而會慢慢變成每一個用戶都接觸到嘅事。

阿信突然諗起，自己頭一章嗰筆穩定幣轉帳。

當時佢以為自己只係試緊一個新工具。

而家睇返轉頭，佢先知道，自己其實已經接觸到美元霸權嘅新版本。

夜晚放工，阿信行經一間銀行。

玻璃門、櫃位、保安、宣傳牌，全部都好熟悉。

以前佢睇見呢啲嘢，覺得好正常。

但今次經過，佢心入面忽然冒起一個好直接嘅問題：

如果大部分錢都開始喺鏈上流動，咁呢啲地方仲代表咩？

係入口？

係保管？

係監管？

定只係舊世界仲未完全退場之前，最後一層外殼？

阿信冇答案。

但佢開始明白，穩定幣唔只係一種支付工具。

佢係一種貨幣影響力嘅延伸。

而當呢種影響力搬上鏈，代表美元霸權都換咗新戰場。

以前貨幣戰爭係喺央行、國債、銀行體系同國際金融市場入面打。

而家，呢場戰爭開始移去錢包、公鏈、交易所同穩定幣發行方。

最可怕嘅地方，唔係美元消失咗。

而係佢以一種更加自然、更加方便、更加難察覺嘅方式，重新出現喺你每日使用嘅工具入面。

阿信返到屋企，開返自己個錢包，望住嗰筆穩定幣餘額。

佢突然明白，呢啲數字唔只係錢，仲係一種權力安排。

你以為自己只係轉咗一筆資金，實際上，你已經無意中接觸到一套新貨幣秩序。

而呢個秩序，唔係技術問題。

佢係貨幣主權問題。


第 3 章 隱私幣的誕生

阿信開始發現，鏈上世界最矛盾嘅地方，就係佢明明比傳統金融系統更快、更方便、更全球化，但同時又比任何人想像中更透明。

一開始，佢覺得呢種透明幾好。

轉帳有紀錄，收款有地址，資金流向清清楚楚，唔使再估唔使再查。

以前用銀行戶口，有時一筆錢出咗入咗都未必即刻見到；而家用穩定幣，一落鏈，記錄就擺喺度，任何人都可以睇得到。

阿信最初仲覺得，呢種世界幾現代，幾先進。

至少比起傳統銀行嗰套慢慢等、慢慢核對、慢慢批核，鏈上世界乾脆好多。

佢開始習慣用錢包，習慣睇交易 hash，習慣睇地址，習慣睇每一筆過數嘅時間。

慢慢地，佢甚至開始覺得，呢種可追蹤性係一種保障。

但問題就係喺度出現。

當佢用得愈多，佢開始留意到一件事：

每一筆錢都留低痕跡。

每一個地址都可以被分析。

每一次轉帳，都有機會被推斷出背後嘅人同用途。

阿信原本以為，自己只係用緊一種新式貨幣。

但當他喺群組見到有人貼出鏈上分析圖，講地址之間點樣互相連接、點樣追蹤資金去向、點樣估計某個用戶幾時入場幾時出貨嗰陣，佢開始有啲唔自在。

原來錢一旦變成數據，就唔單止可以轉移，仲可以被解讀。

原來你以為係你自己嘅資產，實際上，佢都可能成為別人觀察你嘅窗口。

原來世界唔係冇監控，只係監控方式變得更精準、更隱蔽、更難察覺。

阿信開始問自己：

如果我轉一筆錢出去，點解要畀人睇到我嘅資金路徑？

如果我自己賺返嚟嘅錢，點解要好似攤開晒咁俾市場、俾對手、俾系統睇？

呢啲問題，佢以前從未認真諗過。

但當你真係走入鏈上世界，呢啲問題就會自然浮出嚟。

而且唔係理論問題，係實際問題。

阿信喺午飯時間同家輝見面。

家輝一坐低，未開口就先講起一單新聞。

有個隱私幣話題又被市場翻起，有人話呢啲幣唔合規，有人話呢啲幣太危險，有人話匿名貨幣一定會惹麻煩。

阿信聽住，冇即刻出聲，只係問：

「點解仲會有人想用呢啲幣？」

家輝望住佢，講得好直接。

「因為唔係個個都想俾全世界知道自己做過咩。」

呢句說話唔長，但阿信一聽就停咗一停。

因為佢知道，呢句唔係幣圈術語，而係一種人性。

有啲人想公開，有啲人想低調，有啲人想畀人睇見，有啲人只係想保留少少屬於自己嘅空間。

阿信本來一直以為，透明就等於正確。

但呢一刻，佢開始諗，透明係咪真係永遠都好？

如果一切都睇得見，咁係咪代表一切都更安全？

定係只係代表一切都更容易被控制？

家輝見阿信冇即刻答，就繼續講。

「你而家用穩定幣，用得幾快幾方便，係一回事。但當你開始考慮點解有人想要完全唔俾人追蹤嘅貨幣，嗰個層次就唔同。因為佢唔再係講技術，而係講空間，講界線，講你想唔想畀人知道你嘅財務生活。」

阿信聽完，慢慢明白。

原來隱私唔一定係為咗避開規管。

隱私可以只係一種選擇。

一種唔想所有嘢都攤開晒嘅選擇。

呢個時候，Zcash 呢個名字第一次真正進入佢腦入面。

Zcash 嘅出現，令阿信有啲意外。

佢原先以為，隱私幣就係一種想完全消失嘅錢。

但當佢再睇落去，先發現並唔係咁。

Zcash 帶出嘅概念，唔係叫你永遠隱藏，亦唔係話所有交易都一定要封起嚟。

而係俾你揀：有啲交易可以公開，有啲交易可以保密。

阿信第一次覺得，原來區塊鏈世界唔一定要走向極端。

之前佢見到穩定幣，只係覺得快。

而家佢開始見到，Zcash 呢類設計，其實係對過度透明世界嘅一種回應。

當所有人都可以睇到你嘅交易，當所有分析工具都可以解構你嘅行為，當每個地址背後都可能被還原成一個身份，咁隱私就唔再係奢侈，而係基本需要。

阿信慢慢明白，隱私唔係一件可有可無嘅事。

佢唔係只屬於做壞事嘅人。

佢亦屬於商人、記者、投資者、維權者、普通打工仔，甚至任何一個只係想保留少少空間嘅人。

如果你今日轉一筆錢，明日對手就可以推斷你幾時入場、幾時出貨、幾時有壓力、幾時冇信心，咁呢個世界其實已經唔止係透明，而係開始有少少壓迫。

Zcash 令阿信第一次理解到：

原來隱私可以係一種權利，唔一定係一種罪。

呢個念頭一出，佢對整個鏈上世界嘅睇法開始改變。

幾日之後，阿信又聽到另一個名字：Monero。

如果話 Zcash 令佢明白「隱私可以選擇」，咁 Monero 就令佢見到另一個更強烈嘅方向。

Monero 比起 Zcash，俾佢感覺更加直接，更加堅決，更加唔留餘地。

佢唔係講你可以選擇公開或保密，而係盡量唔俾人追蹤。

阿信第一次聽到 Monero 嗰陣，第一反應係：呢隻幣係咪太極端？

因為喺一般人眼中，愈唔透明就愈容易俾人聯想到灰色地帶。

但佢再諗深一層，又覺得唔可以咁快判斷。

因為如果一個世界將所有錢都變成可追蹤、可分析、可標記，咁自然就會有人想搵一個完全唔俾人睇見嘅出口。

唔一定因為佢哋想做壞事。

有時只係因為佢哋唔想所有財務路徑都被記錄得一清二楚。

阿信開始理解，Monero 唔只係一種幣，佢係一種態度。

一種對監控世界嘅態度。

一種對過度透明嘅反擊。

一種對「錢應唔應該可以完全被睇見」呢條問題嘅直接回應。

佢唔一定會即刻去買 Monero。

但佢知道，Monero 呢種存在，已經足夠提醒佢一件事：

鏈上世界唔係一條單向路。

唔係所有人都只係想要更透明。

有啲人想要更合規；有啲人想要更自由；有啲人想要更方便；有啲人只係想保留一個唔被完全監控嘅角落。

而呢個角落，對某啲人嚟講，極之重要。

去到呢度，阿信本來以為，自己已經對隱私呢回事有啲概念。

點知之後佢再接觸到 Midnight，連同 Cardano 側鏈嘅方向，佢先發現，原來未來可以諗得更遠。

Midnight 最吸引阿信嘅地方，不在於佢只係講隱私，而在於佢俾人一種可能性：

未來可唔可以唔係淨係「公開」或者「隱藏」二選一，

而係可以按需要、按情況、按場景去選擇？

呢個念頭令阿信好有感覺。

因為佢第一次見到，一個鏈上系統可以唔係用極端去處理問題，而係用設計去平衡問題。

有時你要合規，因為你要同制度接軌。

有時你要保護自己，因為你唔想所有資料都攤開。

有時你想公開，因為你希望市場信任你。

有時你想保留，因為你唔想畀人睇得太清。

如果系統本身可以容許呢種切換，咁鏈上世界就唔再係一個非黑即白嘅地方。

佢會變成一個真正成熟嘅空間。

阿信由呢度開始，對整件事嘅睇法再一次變咗。

之前佢只係覺得，穩定幣好用，鏈上世界方便。

而家佢開始見到，方便背後其實有控制；透明背後其實有壓力；隱私背後其實有需要。

而真正值得思考嘅，唔係你有冇隱藏，而係你有冇選擇。

佢終於明白，貨幣世界唔係淨係講錢。

佢其實係講權力。

講你有冇權決定自己嘅界線。

講你有冇權決定邊啲資料要公開，邊啲要保留。

講你有冇權唔畀世界完全睇穿。

晚上返屋企，阿信再打開自己個錢包。

嗰啲交易紀錄仲喺度。

一筆筆過數，清清楚楚。

阿信望住嗰啲數字，忽然有一種好明顯嘅感覺：

佢已經唔再係單純睇緊一種新錢。

佢而家睇緊嘅，其實係一個新世界點樣定義人同錢之間嘅關係。

如果所有錢都可以被睇見，

咁真正消失嘅，唔係秘密，

而係自由。

阿信坐喺度好耐，冇郁。

因為佢知道，自己今日已經唔同咗。

以前佢只係問錢快唔快。

而家佢開始問，邊個可以睇我嘅錢。

呢個問題一出，佢就已經唔再只係一個普通用戶。

阿信開始變成一個要面對貨幣戰爭嘅人。

撮要

阿信經歷咗一個好重要嘅轉變。

佢原本以為鏈上世界最重要嘅係速度同方便，後來慢慢發現，真正值得關心嘅係透明、隱私同選擇權。

Zcash 令佢明白隱私可以係選項，Monero 令佢明白真正唔想被追蹤嘅需要確實存在，而 Midnight 同 Cardano 側鏈方向，則令佢開始見到合規同隱私有可能共存。

佢最後學到嘅唔係某一隻幣有幾強，而係一個更深嘅概念：

「當錢變成鏈上數據，保留選擇權，本身就係一種權力。」

Keynote Messages

- 隱私唔一定係犯罪，隱私可以係權利。

- 透明唔一定等於公平，過度透明有時會變成控制。

- Zcash 代表可選擇的隱私。

- Monero 代表真正不易追蹤的自由路線。

- Midnight / Cardano 側鏈可以引伸出合規與隱私共存的未來。

- 阿信真正嘅成長，係由只問方便，變成開始問權力。

- 貨幣戰爭唔止係速度之戰，亦係選擇權之戰。

金句：

「真正成熟的貨幣世界，唔係迫所有人攤開晒，而係畀人有權選擇幾多要公開、幾多要保留。」


第 4 章 AI 開始有錢包

阿信以為，隱私幣已經將他對鏈上世界嘅理解推前咗一步。

但佢冇諗到，更大嘅變化，其實仲喺後面。

有一日午飯時間，老友記家輝再傳咗條新聞俾佢。

標題好短，內容卻好怪：「某個 AI 代理開始試住自己處理支付、調用服務、用錢包買算力，甚至自己安排細額交易。」

阿信第一眼睇落去，覺得好似科幻小說。

第二眼再睇，佢先開始意識到，呢件事唔再係講緊一個人控制一個程式，而係一個程式開始接近「經濟主體」呢個位置。

「你話，AI 會唔會有自己嘅錢？」阿信問。

家輝望住佢，冇笑，只係講：

「唔係會唔會，係幾時。」

阿信聽完，心入面輕輕震咗一下。

因為呢個答案太直接。

直接到佢一時之間唔知應該點接。

阿信喺工作上本來就成日接觸流程、表格、通知同安排。

佢一直以為，呢啲嘢都係人做決定，機器只係幫手。

但當佢開始見到 AI agent 呢個詞，佢慢慢明白，機器唔一定永遠只係工具。

如果一個 AI 可以幫你搜尋資料、分析市場、寫電郵、排程、處理客服，咁再進一步，佢

可唔可以幫你搵最平嘅服務？

可唔可以幫你租算力？

可唔可以幫你買數據？

可唔可以按條件自動付款？

如果可以，咁佢其實已經唔只係「做事」，而係開始參與經濟活動。

阿信第一次覺得，呢個世界未來可能唔再只得人同人之間交易。

仲會有人同機器交易，機器同機器交易，甚至機器自己做決定、自己執行、自己結算。

呢個念頭令佢有少少唔安樂。

因為如果錢可以由 AI 自己持有，咁錢仲係唔係只屬於人類？

最近星期五，阿信喺群組見到有人討論一單新消息。

有個團隊試緊畀 AI 代理擁有受限錢包，令佢可以自動支付 API 費用、租用算力、處理小額交易。有人覺得好方便，因為咁樣可以令 AI 真正自動化；有人就即刻質疑，咁會唔會好危險，會唔會變成一種新形式嘅失控。

阿信睇住討論，一開始只係覺得刺激。

但當佢再諗深一層，就開始明白，呢個已經唔單止係技術問題。

如果一個 AI agent 可以自己用錢，

佢就唔再只係人類嘅延伸，

而係變成一個有能力參與資源分配嘅單位。

咁一嚟，有可能引發問題，就變得好大。

邊個授權佢開錢包？

邊個決定佢可以用幾多錢？

邊個限制佢嘅行為？

邊個負責如果佢做錯決定？

阿信以前以為，貨幣世界最重要係銀行、穩定幣、隱私、監管。

但而家佢開始見到，下一個戰場可能係：「AI 有冇資格成為經濟參與者。」

中午食飯時，阿信同家輝再傾起呢件事。

阿信話：「如果 AI 自己都有錢包，咁會唔會好亂？」

家輝食緊飯，慢慢答：

「亂係一定會有少少亂，但真正重點唔係亂唔亂，而係權力會唔會再搬屋。」

阿信望住佢。

家輝續道：「以前權力喺銀行、喺政府、喺平台。依家如果 AI 都可以持有錢包，咁佢就會多咗一層行動能力。佢可以即時支付，即時執行，即時反應。表面上係效率，實際上係權力再分散一次。」

阿信聽完，覺得自己好似終於開始睇到成幅圖。

穩定幣令美元上鏈，

隱私幣令權力唔再咁容易追蹤，

而 AI 錢包，就可能令交易者唔再只係人類。

如果再諗遠一步，將來可能有唔同 AI 之間互相競爭資源，互相買賣服務，互相建立關係。

到嗰陣，貨幣就唔再只係俾人用嚟買餸、交租、收款。

佢會變成一套由人同機器共同參與嘅新語言。

阿信返到公司之後，開始留意到一啲以前唔會留意嘅細節。

例如有啲部門開始講 AI 工具同自動化流程。

例如有啲同事已經用 AI 幫手整理報表、回覆簡單查詢、寫初稿。

例如公司內部開始講，未來某啲流程會唔會由系統自動處理，而唔再需要人手逐樣批核。

佢以前覺得呢啲係「節省時間」。

而家佢開始覺得，呢啲可能係另一種結構轉變。

因為當人逐步將決策交俾 AI，

而 AI 又開始接觸錢包，

咁人同貨幣之間嘅關係，就會變得唔同。

人唔再係唯一嘅發起者。

人亦可能唔再係唯一嘅控制者。

阿信最初對 AI 幣、AI agent 呢啲概念，只係覺得新奇。

但當佢一路睇落去，佢慢慢有一種感覺：

鏈上世界正在從「人用錢」變成「人同機器一齊用錢」，再慢慢走向「機器開始自己用錢」。

呢個過程唔會一晚發生。

但一旦開始，就唔會返頭。

夜晚返屋企，阿信打開電腦，睇住一個又一個關於 AI 代理、鏈上支付、自動結算嘅討論串。

佢突然諗起第 1 章自己第一次用穩定幣過數嘅感覺。

嗰陣時，佢覺得只係錢搬咗去鏈上。

而家佢發現，搬上鏈嘅唔止係錢，仲有角色、身份、權力同責任。

如果 AI 可以自己有錢包，

咁下一個問題就唔再係「佢可唔可以做事」，

而係「佢可唔可以代表一個新的經濟存在」。

阿信望住螢幕，心入面開始有一個好清楚嘅畫面：

人類一直以為，錢係用嚟服務人。

但當錢開始可以喺人同機器之間流動，

當 AI 開始可以自己處理資源，

貨幣世界就未必再只係人類主導。

佢知道，呢個唔係結局。

只係另一段戰爭嘅開始。

撮要

一個新轉折：阿信由理解穩定幣、隱私幣，去到開始面對 AI 錢包同 AI agent 呢個概念。 佢慢慢意識到，貨幣世界唔再只係人類之間嘅交換工具，而可能變成人同機器共同參與嘅經濟系統。

AI 一旦開始接觸錢包，佢就唔再只係工具，而係一個開始有行動能力嘅經濟主體。

Keynote Messages

- AI 錢包唔係科幻，而係貨幣世界下一步可能出現嘅現實。

- 當 AI 可以用錢，佢就開始有經濟主體性。

- AI 參與交易，代表權力再搬一次屋。

- 錢唔再只係人類用具，可能變成機器之間溝通嘅語言。

- 阿信真正成長，係由見到穩定幣，去到開始問 AI 可唔可以擁有資產。

金句

「當 AI 開始有錢包，貨幣世界就唔再只屬於人類。」


第五章 銀行的覺醒

阿信第一次認真懷疑銀行，不係因為佢入唔到錢，亦唔係因為佢被拒絕借貸，而係因為有一日，佢忽然發現自己平時以為理所當然嘅「錢」，其實從來都唔只係放喺戶口入面嘅數字。

佢以前一直覺得，銀行不過係一個地方，幫人存錢、轉帳、收息、借錢，似乎同日常生活保持距離；但當佢開始留意到每一次轉帳背後都牽涉清算、結算、授權、限制同風控時，佢先明白，銀行唔係一個中立容器，而係貨幣秩序最核心嘅一部分。宋鴻兵式嘅貨幣戰爭視角，正正係將銀行理解成權力與貨幣控制的前線，而唔係單純金融服務點 。

嗰日，阿信因為一筆資金調動要去處理一個轉帳。佢本來以為只係一個簡單操作，點知系統顯示需要多重核實，仲要等一段唔短嘅處理時間。櫃檯職員講得好平淡，語氣亦好有禮貌，但呢種平淡反而令阿信感覺更深。因為佢突然意識到，銀行唔係單純幫你搬錢，而係先判斷你可唔可以搬、幾時搬、搬幾多、搬去邊。

呢個權力平時唔會被人特別留意，但一旦你遇到限制，就會發現所謂方便，其實建立喺一套你未必見到嘅制度上。用《貨幣戰爭》嘅語言去理解，呢啲程序唔只係行政流程，而係貨幣控制權落地嘅方法：你見到嘅係「手續」，背後真正運作嘅係「權限」。

「只係等一等啫，唔使咁緊張。」職員見佢望住畫面，輕聲講咗句。

阿信點點頭，表面上冇再追問，但內心已經開始轉向另一個方向。佢唔係唔明白等候本身係正常程序，而係佢開始問：點解一筆屬於自己嘅錢，要經過咁多層審批先可以流動？如果錢真係只係交換工具，點解佢嘅使用權會受咁多外部條件影響？

呢啲問題以前從來冇人認真問，因為大家都太習慣銀行存在，習慣到以為制度本來就應該係咁。可係《貨幣戰爭》最強嘅地方，就係逼人將習慣拆開重睇：錢唔係自然物，銀行亦唔係天然存在，佢哋都係被設計、被授權、被維持嘅秩序 。

之後幾日，阿信開始留意更多細節。佢發現，銀行唔止係接收存款咁簡單，仲參與住整個信貸同流動性系統。你放錢入去，銀行未必只係將錢原封不動咁擺住，而係會將資金重新配置，變成貸款、投資、結算同其他金融活動的一部分。換句話講，戶口入面嗰個數字雖然好真實，但背後其實係一層又一層信用關係支撐住。

阿信以前只係見到自己有幾多錢，而家先開始見到，呢啲錢點樣被系統安排、放大、轉化，同時亦點樣被制度管理。貨幣戰爭嘅核心從來唔只係金額，而係信用如何被創造、分配同收回；銀行就係呢套機制最重要嘅執行者 。

佢喺網上查資料，亦開始同朋友討論。有人話銀行一向都係咁，有人話呢啲規矩只係為咗風險控制，有人話如果冇制度，金融系統反而更亂。阿信聽到之後冇即刻反駁，因為佢知道對方唔係完全錯。

不過，佢心裡面慢慢形成一個更深層嘅理解：銀行存在嘅價值，唔單止係處理交易，而係佢代表咗一種信任集中化嘅安排。

大部分人唔會真係將現金攞喺手，因為大家信銀行制度；但當你開始明白，制度本身就係權力配置，你就會知道，錢其實從來都唔係完全屬於個人，而係屬於一個被授權使用嘅體系。「貨幣戰爭書作者」宋鴻兵一路強調嘅，正正係貨幣發行權同信用控制權，最終會影響整個社會嘅資源分配；只要信用集中喺少數節點，普通人就會喺不知不覺之間讓渡控制權 。

呢種理解，慢慢改變咗阿信睇世界嘅方式。以前佢會覺得區塊鏈同銀行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一邊代表自由，一邊代表控制；一邊去中心化，一邊中心化。可係而家佢開始睇得出，事情冇咁簡單。

區塊鏈可以提供新嘅記錄方式、新嘅資產形式同新嘅轉移模式，但如果最終資金仍然要經過法幣入口、穩定幣發行、交易所清算、銀行出入金，咁就代表兩個世界其實一直互相依賴、互相制約。

唔係話區塊鏈冇用，而係話你只要一日仍然要接觸現實世界嘅貨幣制度，就一日唔可能完全脫離銀行系統。近年穩定幣同傳統金融的連接更加明顯，銀行、支付網絡同加密資產早已互相滲透，形成新一輪戰場 。

阿信慢慢明白，所謂「覺醒」，唔係突然變成專家，而係開始知道自己以前睇漏咗啲乜。以前佢只係關心錢有冇收到，今次佢開始關心錢點樣到達。以前佢只係問可唔可以轉帳，今次佢開始問邊個決定可以唔可以轉。呢個轉變唔大聲，亦唔戲劇化，但對佢嚟講，卻係一個真正嘅分水嶺。

因為當你開始見到貨幣背後嘅制度，你就唔會再天真地相信錢本身係中立嘅。無論係傳統銀行定係區塊鏈系統，權力都唔會消失，只會換一種形式出現 。

有一晚，阿信同家輝傾開呢件事。家輝聽完之後，只係笑咗笑，話：「你而家先知銀行唔係淨係畀你放錢㗎咩？」

阿信冇即刻答，因為佢知道，自己其實唔係而家先知，而係而家先真正理解。以前聽過，未必算懂；而家見過，先至算醒。銀行、法幣、信用、清算、限制、風控，呢啲字以前對佢嚟講只係金融用語，而家就變成一個完整結構。

佢開始知道，貨幣戰爭唔係離地嘅概念，而係每天都喺制度、平台、戶口、轉帳同權限裏面發生。用《貨幣戰爭》的框架睇，銀行唔只係金融機構，而係國家與資本、信用與控制之間最敏感嘅接點；而區塊鏈戰爭，正係喺呢個接點上面展開 。

到最後，阿信終於明白一件事：如果一個人唔明白自己嘅錢點樣運作，就好容易以為自己擁有自由；但當你真正理解銀行、理解法幣、理解信用系統，你先會知道，自由唔係自動存在，而係要喺制度夾縫之中努力爭取。

貨幣戰爭唔係純粹講陰謀，而係講一個更現實嘅問題：邊個掌握貨幣規則，邊個就掌握咗普通人日常生活入面最基礎嘅選擇權 。

撮要

• 銀行唔只係存款地方，而係貨幣秩序同信用系統嘅核心。

• 錢喺戶口入面唔代表完全屬於用戶，因為流動權受制度規則影響。

• 轉帳、清算、風控同授權，反映咗貨幣背後嘅權力安排。

• 區塊鏈唔係完全脫離銀行系統，而係同法幣體系互相依賴、互相制約。

• 真正嘅覺醒，係由「用錢」變成「理解錢點樣運作」。

金句

「當你開始問邊個可以郁你啲錢，你先真正開始理解貨幣。」


第六章 區塊鏈的裂縫

阿信本來以為，當自己終於理解銀行之後，事情就會變得清楚一點。點知佢很快發現，世界並冇因為一個人開始醒覺而變得簡單，反而係當你開始睇得深，先會見到更多原本被遮住嘅裂縫。

銀行令佢明白咗貨幣秩序嘅底層邏輯，但區塊鏈帶畀佢嘅，唔係完全相反嘅答案，而係另一種更複雜、更耐人尋味嘅現實：去中心化唔等於冇權力，透明唔等於冇控制，技術本身亦唔會自動帶來自由。

起初，阿信對區塊鏈有一種近乎理所當然嘅好感。佢覺得，既然傳統銀行世界充滿審批、限制、延遲同權限，咁區塊鏈應該就係另一條路，一條唔使經過中間人、唔使靠單一機構、唔使再畀人話事嘅路。

鏈上記錄、智能合約、地址轉帳、資產自持，呢啲詞聽落去都好似為自由而生。但係，當佢開始真真正正參與，開始由交易所出入金，開始用穩定幣做轉換，開始接觸唔同平台同錢包時，佢先發現，所謂「另一條路」其實都係由好多個節點、好多個門口、好多把鎖組成。

有一次，阿信想將一筆資產由交易所轉去自己嘅錢包。過程本身唔複雜，但系統要求嘅步驟比佢預期多。地址驗證、雙重確認、風險提示、等待時間，每一樣都似乎合理，但疊埋一齊之後，就唔再只係「技術安排」，而係一種實際上會影響你能唔能夠自由移動資產嘅規則。

阿信望住畫面，忽然諗起銀行。

原來區塊鏈世界雖然換咗語言，但好多控制方式其實冇消失，只係轉移到另一層。

你以為你已經離開舊世界，但當你真正想郁資產，先發現新的世界一樣有秩序，一樣有入口，一樣有管理。

「又要等？」家輝見佢皺眉，隨口問咗句。

阿信冇即刻答，因為佢已經唔再只係介意「等」本身，而係開始介意「點解一定要等」。

區塊鏈最吸引人嘅地方，原本係即時、開放、無需授權；但現實入面，當你接觸到交易所、橋接工具、托管錢包、合規程序、風控機制之後，呢種即時感就會被一層層現實磨走。

技術可以令交易快，但唔代表生態入面每一個人都真係可以快。技術可以令資產可見，但唔代表資產就真係完全由你控制。

阿信開始明白，區塊鏈最迷人同最危險嘅地方，就係佢會令你以為自己已經自由咗，但實際上只係換咗一套控制方式。

之後佢開始留意到更多裂縫。某啲平台明明話係去中心化，但關鍵參數仍然由少數人控制；某啲協議明明話係自動執行，但升級權限仍然可以改變遊戲規則；某啲代幣明明寫住公開透明，但流動性分布、持幣集中度同內部安排，仍然可以令「去中心化」只停留喺表面。

阿信睇住呢一切，心入面開始有一個愈來愈清楚嘅感覺：區塊鏈唔係假，但佢亦唔係神話。佢可以改善信任結構，可以減少部分中間成本，可以提高記錄透明度，但佢唔會自動消滅權力。權力只會喺新技術之下重新排列，換一種更難一眼睇穿嘅形式出現。

呢個時候，佢再回望銀行世界，就更加明白兩邊嘅關係唔係互相取代，而係互相投影。

傳統銀行提供嘅係制度性穩定，區塊鏈提供嘅係技術性自由；但制度性穩定背後有權限，技術性自由背後有入口。阿信開始意識到，真正嘅戰場唔係邊一邊「更先進」，而係邊一邊更能夠控制資金嘅流向、速度、可得性同最終解釋權。

貨幣戰爭喺傳統世界入面係銀行、清算、信用同法幣；到咗區塊鏈世界，就變成地址、節點、協議、流動性同接口。語言變咗，但邏輯冇變。爭嘅依然係規則，爭嘅依然係控制。

有一晚，佢同家輝喺茶餐廳坐低，兩個人一邊食嘢，一邊講起最近見到嘅幾件事。家輝話自己見到有啲人以為將幣提去冷錢包就萬事大吉，但實際上，一旦入口同出口受制，所謂自持都未必代表真正自由。

阿信聽完，慢慢點頭。佢知道，呢句說話唔係悲觀，而係現實。區塊鏈嘅價值唔應該被神化，但亦唔應該被簡化成一套新玩具。佢真正值得重視嘅地方，在於佢第一次令普通人有機會睇見，貨幣系統可以唔只係由銀行制定；但佢同時亦提醒大家，任何系統只要進入實際世界，就一定會遇到權力、利益、監管同資源分配。

阿信慢慢變得成熟嘅地方，就係佢唔再用「信」或者「唔信」去判斷一個系統，而係開始問：

呢個系統嘅規則係咩？邊個可以改？邊個可以停？邊個可以限制？邊個最後負責？呢啲問題令佢睇得更清楚。

佢開始明白，真正令一個貨幣體系脆弱嘅，不一定係技術落後，而係參與者以為技術可以自動帶來公平。任何冇被檢查過嘅假設，最後都會變成裂縫。而區塊鏈最深層嘅裂縫，就係人們太容易將工具當成答案。

到咗呢一步，阿信對世界嘅理解又進一步變咗。銀行令佢知道錢係受制度管理嘅；區塊鏈令佢知道，制度可以改頭換面，但控制從未離場。佢終於意識到，貨幣戰爭唔只係傳統金融機構之間嘅角力，亦唔只係幾個大國之間嘅博弈，而係所有人喺技術、制度同資源之間重新爭奪主導權。

當一種新工具出現，真正重要嘅問題唔係「佢有幾新」，而係「佢會將權力重新交返畀邊個」。

撮要

• 區塊鏈唔等於完全去中心化，因為平台、協議同入口一樣可以形成控制。

• 技術可以改變交易方式，但唔會自動消滅權力與限制。

• 銀行世界同區塊鏈世界唔係完全對立，而係互相投影、互相制約。

• 真正嘅貨幣戰爭，係爭規則、入口、流動性同最終解釋權。

• 唔好將工具神化；任何系統一旦進入現實，就一定會有權力再分配。

金句

「區塊鏈可以改變貨幣嘅形式，但唔會自動改變權力嘅本性。」


第七章 黑天鵝事件 - 危機的裂口

阿信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危機，唔係因為螢幕上個數字跌咗幾多，而係因為佢發現，自己開始懷疑手上嘅系統仲可唔可以信。

市場表面仲係運作緊，價錢仲跳動，群組仲有人講策略、講部署、講下一步應該點做，但空氣裡面已經有一種唔同嘅味道。

以前大家討論區塊鏈，多數係機會、效率同自由；而家大家開始問出口、風控、限制同提幣。呢個轉變本身，就已經係黑天鵝最準確嘅前兆。從 2008 金融危機到近年多次加密市場震盪，最先出現嘅都唔一定係崩盤，而係「信任開始鬆動」呢個訊號 。

最先出現嘅，只係一條唔算起眼嘅消息。有人話某個穩定幣地址好似受咗限制，有人話某啲平台提幣速度明顯慢咗，有人話一批大額資金正在轉移。呢類消息平時唔少見，市場入面亦一向唔缺傳聞，所以最初冇幾多人當係大事。但阿信唔同。

經歷過銀行世界同區塊鏈世界之後，佢已經學識唔再問消息係咪「真」咁簡單，而係要問：呢個消息會唔會觸發更大嘅不信任？金融危機研究一再指出，流動性本身就係市場安全感嘅核心，一旦人開始懷疑自己拎唔返錢、轉唔到錢、郁唔到錢，危機就會由局部問題變成系統問題 。

「你有冇睇到個轉帳延遲？」家輝發訊息過嚟，語氣少咗平時嗰種輕鬆。

阿信冇即刻答，因為佢打開幾個群組之後，發現同樣嘅話開始重複出現。有人貼出等候畫面，有人話自己筆錢卡住，有人講提幣未批，有人開始問係咪要即刻散貨。

呢啲訊息未必每一條都可以獨立證實，但當同樣嘅焦慮喺短時間內喺唔同圈層冒起，危機就已經唔再只係技術問題，而係信心問題。阿信以前喺銀行章節入面學到，錢嘅流動靠制度維持；而家佢喺區塊鏈世界見到，流動一樣可以被限制，只係手法由傳統審批變成系統規則、合約設計、平台接口同風控門檻。

表面係兩個世界，底層其實都係控制權。宋鴻兵式嘅貨幣戰爭視角，正正就係提醒讀者：如果一個體系可以喺關鍵時刻決定你有冇權動用資金，咁呢個體系就唔只係金融工具，而係權力結構 。

佢打開自己個錢包，睇住入面嗰啲資產，心入面反而異常冷靜。因為佢知道，黑天鵝真正可怕嘅地方唔係消息本身，而係當每個人開始估計「我仲有冇時間」嗰一刻，市場就已經轉咗方向。有人會先撤，有人會追住走，有人會等多一陣，結果就係最早動作嗰班人帶頭改變咗市場流向。

阿信突然諗起之前喺銀行見到嘅畫面：櫃檯職員講得好平淡，但背後其實係權限、授權同限制；而家喺區塊鏈世界，畫面換成咗地址、錢包同提幣介面，但本質冇變。只要某個節點開始出現阻滯，整個系統對信任嘅依賴就會即刻顯露出嚟。

研究金融危機嘅教訓之一，就係市場最怕唔係單一壞消息，而係壞消息令大家同時改變行為，結果形成自我加速嘅踩踏 。

「我哋係咪要先走？」家輝再問，今次直接得多。

阿信望住對話框，冇立刻回應。呢條問題其實已經唔只係問佢自己，而係問整個系統仲有幾多餘地。

當人開始用「走」呢個字，代表佢已經唔再視現況為穩定，而係開始準備應對不穩定。貨幣戰爭嘅殘酷唔係喺爆炸嗰刻先出現，而係喺恐慌之前，所有人都開始同時計算風險。

銀行世界入面叫擠兌，區塊鏈世界入面叫撤走流動性，兩者形式唔同，但心理完全一致：當人懷疑自己唔走會蝕，就會因為害怕而令危機加速。

2008 年銀行危機後，國際金融穩定研究已經反覆指出，流動性不足比帳面盈利更能決定系統生死；而加密市場亦一樣，平台、穩定幣同跨鏈工具如果失去流動性支撐，價格會跌得比想像中快 。

消息開始愈傳愈快。

有人話某個平台要臨時維護，有人話某隻穩定幣開始出現偏離，有人話大戶正喺幾分鐘內轉走大量資產。阿信好清楚，呢種時候最易出現嘅唔係單一崩盤，而係連鎖反應。因為一旦某啲人見到別人郁，就會覺得自己都應該郁；一旦大家都覺得應該郁，流動性就會急劇收縮；一旦流動性收縮，價格、信心同操作都會一齊受壓。

呢一刻，佢反而更清楚區塊鏈裂縫喺邊：技術可以令資產透明，但透明唔代表穩定；資產可以喺鏈上被看見，但看得見唔等於拎得出。

近年多宗穩定幣脫鉤同加密平台爆雷事件，都證明咗一樣嘢：市場唔係因為看唔見而危險，而係因為睇得到風險，但大部分人選擇喺最後一刻先行動 。

阿信開始動手整理自己嘅資產，但佢做得好慢，唔係因為猶豫，而係因為佢喺衡量一件更重要嘅事：當一個體系開始令你唔敢肯定自己有冇出口，呢個體系本身已經喺度出現貨幣戰爭意義上嘅失衡。

以前佢以為戰爭係喺幣價升跌之間發生；而家佢知道，真正嘅戰爭係喺「可唔可以郁」呢個問題上面開始。銀行的覺醒令佢明白權力藏喺制度入面，區塊鏈的裂縫令佢明白權力亦可以藏喺技術入面，而黑天鵝就係當呢兩邊同時鬆動，秩序再冇辦法假裝穩定嗰一刻。

宋鴻兵一路強調嘅貨幣戰爭觀，放喺呢度就變成一個好實際嘅判斷方法：睇唔只係價格，更要睇信用點樣建立、流動性點樣維持、權力點樣分配 。

天開始轉黑嘅時候，群組入面已經唔再係單純討論，而係一連串實際行動：有人已經提走，有人話暫停交易，有人開始重新分散資產，有人直接話「今次真係唔對路」。

阿信睇住呢啲訊息，知道自己終於親眼見到一場由細裂縫引爆嘅黑天鵝。佢唔係突然由天而降，佢係由限制、延遲、懷疑、轉移同恐慌，一步一步堆出嚟。

呢個過程同之前學到嘅內容完全扣得埋：銀行令錢受規則約束，區塊鏈令錢換咗一套新規則，而黑天鵝就係喺兩套規則交界位爆出嘅不信任。更重要嘅係，呢種不信任唔單止會傷害價格，仲會改變人點樣避險、點樣分散、點樣理解自己嘅風險敞口；所以讀者如果想避開危險，最緊要唔係追快，而係提早識別「入口受限、流動性收縮、信任鬆動」三個前兆 。

「原來最貴唔係手續費。」家輝喺最後發咗一句。

阿信睇到之後，心入面微微一沉。因為佢知道，呢句說話講中咗整個事件最核心嘅地方。真正昂貴嘅，唔係平台收你幾多，唔係轉帳慢咗幾多秒，而係當你發現自己再唔能夠肯定，手上嗰個系統係咪仲真係屬於你。

黑天鵝事件之所以震撼，就係因為佢唔單止令價格波動，仲令每一個人重新理解「安全」呢個詞。安全唔係圖表上嘅平靜，安全係你知道自己有出口；而當出口開始變得唔穩，戰爭就已經唔再係抽象概念。呢一點，正正係《貨幣戰爭》式思考最有參考價值嘅地方：唔好淨係睇表面價格，要睇權力、規則同信用點樣互相扭結 。

阿信望住屏幕，靜靜關咗幾個視窗。佢知道，呢一夜之後，自己再唔會用以前嗰套方法去睇銀行、睇區塊鏈、睇貨幣。因為當黑天鵝出現，佢帶走嘅唔只係短期信心，而係人對秩序本身嘅想像。亦正正喺呢一刻，阿信先真真正正明白，貨幣戰爭唔係由某一個機構宣布開打，而係當人開始懷疑控制權、懷疑流動性、懷疑規則嗰一刻，戰場已經展開。

對讀者嚟講，最重要嘅得着唔係驚，而係學識三樣嘢：

第一，分散風險；

第二，留意流動性而唔係只睇收益；

第三，凡事先問自己有冇出口，再決定要唔要入場 。

撮要

- 黑天鵝唔係突然出現，而係建立喺一連串細裂縫之上。

- 銀行世界同區塊鏈世界表面唔同，但本質都涉及控制權同流動性管理。

- 危機真正嘅引爆點，係信任開始集體鬆動，而唔係單一消息本身。

- 透明唔等於自由，能見到資產唔代表一定能夠順利調動。

- 讀者要學識睇前兆：入口受限、流動性收縮、信任鬆動。

金句

「當人開始懷疑自己有冇出口，危機就已經唔再係傳聞。」真正嘅風險唔係市場波動，而係你以為自己仲有出口，其實已經冇咗。


第八章 人民的貨幣 vs 系統的貨幣

黑天鵝過後，阿信冇即刻鬆一口氣。相反，佢開始感受到一種比驚慌更深嘅壓力：事情雖然未再喺螢幕上爆得咁明顯，但佢知道，真正要命嘅唔係那一晚嘅波動，而係之後點樣重新理解自己手上嘅錢。

以前佢只會問價錢升跌，依家佢開始問，呢筆錢到底屬於邊個。呢個問題一出現，整件事就唔再只係投資，而係貨幣、權力同秩序嘅問題。

阿信翻睇返自己之前嘅交易紀錄，先發現原來好多次所謂「選擇」，其實只係喺系統提供嘅幾個入口之間移動。

你可以轉去 A 平台，或者 B 錢包；你可以揀一種穩定幣，或者另一種；你可以快少少，或者等多陣。但真正嘅框架，從來唔係你設計，而係平台、規則、清算、接口、風控一早幫你劃好。

呢種感覺，令佢第一次真正理解《貨幣戰爭》裏面嗰個核心意思：貨幣唔只係工具，貨幣係一套權力安排。誰能發行，誰能限制，誰能解釋，誰就擁有更大主導權。

「你覺得穩定幣算唔算人民的貨幣？」家輝有一晚問。

阿信冇即刻答，因為呢條問題唔可以用一個字處理。穩定幣好似好自由：轉得快、跨境方便、唔使排銀行櫃位、介面又簡單。

可惜，一旦背後要靠儲備、靠發行方、靠交易平台、靠清算機制，咁佢就唔係真正無主嘅貨幣，而係一種被包裝得好靚嘅系統工具。

阿信開始明白，所謂人民的貨幣，唔係單純指「大家都用」；而係指一種人可以較自由掌握、較少受單點控制、較少被臨時凍結或阻斷嘅交換媒介。相反，如果貨幣最後仲要由少數節點拍板，仲要靠制度開綠燈先流得順，咁佢本質上仍然係系統的貨幣。

呢個分別唔係學術上嘅玩文字，而係真真正正影響人生活。阿信記得黑天鵝嗰晚，最先令市場亂起嚟嘅唔係幣價跌，而係人開始懷疑自己可唔可以郁到手上啲錢。呢個懷疑一出現，佢就明白，貨幣戰爭真正嚇人嘅地方唔係價格，而係控制權。

當你一筆錢能唔能夠被用，唔再只係你自己決定，而要經過平台、系統或者某種權限，咁你其實只係借用緊一套你未必完全屬於你嘅秩序。宋鴻兵式嘅思路，放喺而家嘅世界仲一樣成立：貨幣問題從來都唔係純經濟問題，而係權力點樣分配、信用點樣建立、制度點樣運作嘅問題。

阿信開始用另一個角度睇銀行、睇穩定幣、睇區塊鏈。佢發現，銀行提供穩定，但穩定背後係可控；區塊鏈提供透明，但透明唔代表自由；穩定幣提供便利，但便利唔代表真正屬於用戶。

三樣嘢其實都可能係好工具，但如果你冇睇清楚背後控制點，工具就會變成框架。呢一點，係佢喺危機後最深嘅得着。以前佢只係問「邊樣好用」，而家佢開始問「邊樣可持續、邊樣可退出、邊樣唔會喺關鍵時候卡住我」。呢種問題先係成熟投資者、成熟用戶同成熟思考者應該問嘅問題。

有一日，阿信特登將自己持有嘅資產重新分類。佢唔再將所有嘢放喺同一個平台、同一種幣、同一套規則入面。佢開始理解，真正嘅自由唔係唔使制度，而係你唔會被單一制度困住。

佢見過傳統金融危機入面嘅擠兌，亦見過區塊鏈市場入面嘅提款延遲、穩定幣脫鉤同流動性蒸發。無論外表幾新，風險都係一樣：當人過度相信某一個中心，最後就會喺中心出現問題時一齊受傷。

呢啲經驗令佢更加明白，貨幣如果真係要屬於人民，就唔應該只係「方便用」，而係要真正有出口、有分散、有掌握權。

「其實最緊要係，你知唔知道自己用緊邊種貨幣。」阿信有一晚同家輝講。

家輝聽完冇出聲，只係點點頭。因為呢句說話好平實，但好到肉。

人好多時以為自己只係喺用一個支付工具、一個投資工具、一個技術工具；但當你將佢拆開，你會發現每一種貨幣背後都有一套規則，而你係唔係真係擁有選擇權，取決於你有冇睇穿呢套規則。

呢個就係阿信一路的投資歴，最重要嘅學習：唔好淨係信功能，仲要睇結構；唔好淨係睇外觀，仲要睇控制；唔好淨係問升唔升，仲要問出唔出到。

到最後，阿信將自己對貨幣嘅理解整理成一句好簡單嘅說法：如果一種貨幣只係喺你順境時好用，逆境時就可以被收回、延遲或者限制，咁呢種貨幣就唔係完全屬於人民。

真正屬於人民嘅貨幣，唔係最炫、最快、最多功能，而係喺最關鍵嘅時候，仍然保留人嘅選擇。呢個唔單止係佢對貨幣戰爭嘅總結，亦係佢對自己一路以來所學到嘅最後確認。

撮要

- 貨幣唔只係工具，仲係權力安排同秩序設計。

- 人民的貨幣，重點係可掌握、可退出、唔容易被單點控制。

- 系統的貨幣，往往重視效率、規則同可管理性，但控制權未必屬於用戶。

- 穩定幣、銀行、區塊鏈各有優點，但都要睇背後控制點。

- 真正成熟嘅判斷，不係問「邊樣最好用」，而係問「邊樣喺危機中仍然保留我嘅選擇」。

Bring Home Message

貨幣如果要屬於人民，就唔可以只係方便，仲要喺最壞情況下仍然保留選擇。

金句

「你真正擁有嘅，唔係一種貨幣，而係你有冇權決定點樣用佢。」


第九章 回到出發點

阿信再翻開第一章嗰陣，佢先發現，自己原來一路都係喺問同一條問題：錢到底係屬於邊個。只不過，第一章嗰陣，呢個問題仲好細，仲似一個直覺；去到而家，經歷過銀行的覺醒、區塊鏈的裂縫、黑天鵝事件同「人民的貨幣 vs 系統的貨幣」之後，佢先知道，呢條問題其實係整本書嘅核心。

貨幣戰爭表面上講市場、制度、技術同危機，但骨子裡講嘅，其實係人有冇能力掌握自己嘅選擇。控制貨幣供應、控制儲備、控制兌換、控制入口，最後都會影響普通人點樣生活；呢個道理，無論喺傳統金融定係數碼資產世界，都一樣成立 。

第一章入面，阿信只係覺得自己喺學一樣新工具。佢見到穩定幣，覺得方便；見到銀行，覺得穩陣；見到區塊鏈，覺得自由。可係一路行落去，佢慢慢明白，方便、穩陣、自由，三樣嘢唔可以自動同時成立。

你得到一樣，未必代表你失去另一樣；但如果你唔理解背後嘅結構，你就好容易以為自己擁有咗全部。呢個就係《貨幣戰爭》一路想提醒讀者嘅地方：貨幣唔係中立，制度唔係透明，權力唔會消失，只會換個形式出現。

近年各地對穩定幣同加密資產嘅監管，正正反映出一個現實：當一種資產開始影響支付、儲值同跨境流動時，佢就一定會觸及權力同監管核心 。

阿信記得黑天鵝嗰晚，最先出現嘅唔係崩盤，而係入口開始變慢，消息開始變多，信任開始變薄。嗰一刻佢終於明白，真正危險嘅唔係價格郁，而係你開始懷疑自己仲可唔可以郁。

後來佢再睇返傳統金融危機同加密市場事件，發現模式其實好似：先有過度自信，再有風險累積，之後係信任鬆動、流動性收縮、最後一齊爆發。無論係 2008 年金融危機、穩定幣脫鈎，定係交易所或平台出問題，真正令人生畏嘅都唔係單一技術失誤，而係整套系統對人嘅承諾突然唔再可靠。

當承諾變脆，風險就唔再係紙上概念，而係每一個持有人都要面對嘅現實 。

「原來最值錢嘅，唔係快，而係可退出。」阿信有一晚同自己講。

呢句說話，後來成為佢一路睇市場最重要嘅原則。

以前佢以為自己要追住機會走，後來先明白，唔係每一個機會都值得你留低；有啲局，最賺嘅唔係贏，而係早一步走。危機研究、穩定幣監管、銀行風險管理，都反覆講同一件事：流動性、透明度、儲備同分散，比單純回報更重要。

因為你賺到一時，唔代表你守得住；你見到高收益，唔代表你承擔得起尾風險。呢種「先保命，再談收益」嘅思維，正正係成熟投資者同普通追市者嘅分別 。

阿信亦開始明白，「人民的貨幣」唔係口號咁簡單。要真係屬於人民，貨幣就要有幾個基本條件：

第一，唔可以太易被單點封鎖；

第二，唔可以只順境好用，逆境就失效；

第三，唔可以令普通人完全睇唔清楚控制權喺邊。

相反，如果一種貨幣只係由系統、平台、發行方或者少數節點決定咩時候可用、點樣可用、用幾多、用去邊，咁佢本質上仍然係系統的貨幣，只不過外表好新。

呢個觀察，唔單止適用於穩定幣，亦適用於所有聲稱「更先進」、「更自由」嘅金融工具。真正決定貨幣屬性嘅，唔係包裝，而係最後邊個握有規則改寫權 。

「貨幣其實唔係最難學，最難學係唔好被表面騙到。」家輝曾經咁講。

阿信而家完全同意。因為一路行過嚟，佢見到嘅唔只係技術變化，而係權力轉移：銀行將控制包裝成程序，區塊鏈將控制包裝成協議，穩定幣將控制包裝成便利。

每一樣都可能好有用，但如果你冇睇透，最後只會以為自己有選擇，其實只係喺別人鋪好嘅路上行。真正值得讀者反覆重睇嘅，唔係某一個事件，而係呢種看穿結構嘅能力。

因為一旦你識得問「邊個發行」、「邊個控制」、「邊個可以改規則」、「邊個可以令我冇得郁」，你就已經唔再係被動接受市場故事嘅人。貨幣戰爭之所以值得寫、值得讀，就係因為佢迫人由「點樣賺」走到「點樣唔好輸晒」呢個層次 。

到最後，阿信將整本書總結成一句好簡單嘅話：市場可以比人機會，但市場唔會替你保命。你要真正避開貨幣戰爭、穩定幣風險同黑天鵝事件，靠嘅唔係膽量，而係框架；唔係追熱度，而係守流動性；唔係盲信技術，而係識得拆解控制。

希望讀者讀完之後，唔係只覺得故事好睇，而係真係會喺下一次面對加密貨幣、穩定幣、平台風險或者制度變化時，記得先問自己：出口喺邊？誰控制規則？我係咪真係有得選？

如果呢本書可以令你喺下一次市場躁動之前，早一步停一停、諗一諗、分散一啲、退出一啲，咁呢本書就已經完成咗佢最重要嘅任務 。

多謝收看呢本書，以後嘅書本，我會以唔同嘅書本形式，向大家展示！

謝謝各位！

撮要

- 全書核心問題，一直都係：錢到底屬於邊個。

- 方便、穩陣、自由唔可以自動同時成立，要睇背後結構。

- 任何危機都唔係突然爆發，而係由信任鬆動、流動性收縮慢慢累積。

- 真正值得重視嘅唔係收益高低，而係可唔可以退出、可唔可以保住選擇。

- 「人民的貨幣」重點係可掌握同難以單點封鎖；「系統的貨幣」重點係可管理同可控制。

Bring Home Message

你真正要學識嘅，唔係點樣追贏市場，而係點樣喺市場變壞之前保住自己嘅出口。

金句

「當你開始分得清貨幣背後係人民，定係系統，你先真正開始掌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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